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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人”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往往与“君子”对举，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位到德的变化，成为社会评价和审

美评价的标准。汉唐时期，不攻小人，国家强盛。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的牛李党争，都是由于君子和小人的激辩而产生的

党争，致使国家衰亡。宋明时期对小人大加攻伐，宋代产生了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党禁等几次党争，

并伴随宋代始终。明代围绕着大礼仪开始了君子和小人的激辩，因此而影响了明代的政治格局，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加速

了明代的灭亡。其实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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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在中国政治文化符号中的演变

房玉柱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00）

“小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和“君子”相对举的

一个概念，最初主要是从地位而言，后来指道德低下

的人，成为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标准。随着时代

的变迁，小人被赋予了政治文化的含义，成为中国政

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小人”成了中国政治文

化中的一个特有的符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

现将“小人”的含义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变化更迭梳

理如下。

The Evolution of the“Villain”in Chi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ymbols
Fang Yu-zhu

(Colledge of literature,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 710100)
Abstract: The“Villain" is a unique phenomenon i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is often opposed to the
"gentleman". In the pre-Qin period, it experienced the change from the position to the morality and became the
standard of the social evaluation and the aesthetic evaluation.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he country was
strong without attacking the villains. Both the disaster of Danggu at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fractional struggle of Niu and Li at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were caused by the fractional struggle resulted
from the fierce debate between the gentlemen and the villains, which led to decline of the country. During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great attacks were launched against the villiain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several party disputes, such as Qingli party dispute, Yuanyou party dispute, Caijing's persecution of the new
party and Qingyuan party ban, which were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e Song Dynasty. The Ming Dynasty began
a fierce debate between the gentlemen and the villains around the great etiquette, which affected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Donglin Party and the eunuch par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ccelerated the demise of the Ming Dynasty. In fact, i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the villain has become
a synonym for dissident.
Key words: the villain; Chi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e; Symbols; Private virtue; Public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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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时期小人含义的变化——由位

变德

在西周时期，“小人”主要指的是小民。“小人”一

词最早出现于《周易》当中，《周易·解卦》中说：“六五，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1］310 意思是说，六五君

子能够舒解危难，吉祥，甚至能用诚信之德感化小

人。这里的君子就是奴隶主，而小人则是奴隶。周振

甫先生对于这段话的解释是这样的：“贵族把他捆绑

了又解开，俘虏成为奴隶。”［2］140 周先生把“孚”解释为

“战俘、俘虏”有些不妥，但是认识到了“君子”和“小

人”的区分在于位，是有一定见地的。《尚书·康诰》中

说：“天畏棐忱，民情大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

逸预，乃其乂民。”［3］260《尚书·无逸》中说：“其在高宗，时

旧劳于外，爰暨小人。”［3］314《诗经》中说：“君子有微猷，

小人与属。”［4］388 在这里，“小人”主要指的是地位低下的

老百姓，“君子”主要指的是统治者，是贵族。“君子”就

是“君主之子”的意思，这里的“君子”和“小人”主要

是从位的角度而言的。西周在政治文化中，提出了

“敬德保民”的思想，这里的“民”就是“小人”。

西周后期，特别是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乐

征伐自诸侯出。有一些贵族就沦为平民，但他们拥有

文化，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因此这类人也可称为“君

子”。还有一些社会下层的平民，通过接受文化教育，

提高的自己的道德修养，也可由“小人”变为“君子”，

例如的孔子的一些弟子就是这样。这样，君子和小人

之间是相互流通的。即“君子”可变为“小人”，“小人”

可变为“君子”，其区别标准在于“德”，而不在于“位”，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从由“位”划分“君子”和

“小人”到由“德”来划分“君子”和“小人”的转变。这类

含义主要见于《论语》和《孟子》当中，例如，《论语》中说：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5］38“君子

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39 用义和利来区分君子和小

人，这里的君子指的是在位者，小人指的是庶民，但已

经有了德的区分，君子重德，小人重视利。孔子告诫

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5］59 那么君子式

的儒者和小人式的儒者是如何区分的呢？君子式的

儒者谋道，小人式的儒者谋食。君子式的儒者有更高

的道德追求，小人式的儒者只是为了追求生存，二者

境界不同。《孟子·藤文公下》中说：“其君子实玄黄于

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

水火之中，取其浅而已。”［6］135 这里描述的是周朝初年

东征攸国的情况，这里的小人主要指的是下层百姓和

士兵。《孟子·离娄上》中说：“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

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

存者幸也。”［6］135 在这里，君子指的是官吏，即统治者，

小人指的是百姓。《孟子·藤文公下》又说：“我不贯与

小人乘，请辞。”［6］135 这是王良对赵简子说的话，王良

是善于驾车的人，赵简子想让王良替自己的宠幸小臣

奚驾车，王良不肯，说自己不习惯于替小人来驾车，因

为替奚依规矩驾车，整天打不着一只猎物，而违背规

矩驾车，一早晨便打了十只。这里的小人指的是赵简

子的宠幸小臣奚，含有德和位双重含义，指的是道德

败坏、地位低下的人物。可见，从孔子和孟子开始，小

人被赋予了道德含义。

到了战国时期，在庄子、韩非子和荀子的著作中

也有对小人的论述。在《庄子》中，小人具有了审美评

判的含义，“君子”是大众文化审美批判的正面，“小

人”则是反面，《庄子·大宗师》说：“天之小人，人之君

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7］273 庄子追求的是“畸人”

之美，是具有个性的人。在《韩非子》的著作中，韩非

以“君子”和“小人”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韩非子·用

人》中说：“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

伯夷与盗跖俱辱。”［8］206 在用人方面，君主不能以自己

的喜好对君子和小人一块儿赏罚。《荀子》中的小人则

是其教育的对象，《荀子》中说：“小人者，疾为诞而欲

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

人之善己也。”［9］44 这样的小人必然令人厌恶。屈原一

曲《离骚》发天地之悠悠，表现了对小人的憎恶，用小

人代指政治上的恶人，是和屈原政治观点不同的一群

人。王逸的《楚辞章句》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

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

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

凤以讬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0］9-11 屈原用香草

美人来比喻君子，用恶禽臭物来比喻小人，这里的小

人是指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怀王的宠

妃郑袖等人，他们主张联秦抗齐，而屈原主张联齐抗

秦，子兰、靳尚、郑袖收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陷害

屈原，导致屈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这些小人，道德

败坏，为了追求一己私利，陷害忠良。屈原的境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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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后世文人士大夫的同情和共鸣。从屈原开始，小

人具有了政治文化的含义。

可见，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从

由“位”来区分变为以“德”来区分的过程，谦谦君子是

既有位，又有德，而小人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

制的解体，许多贵族沦为小民，而地位低下的小民则

通过受教育而成为君子，这样就出现了位德并重的局

面，在庄子和韩非的著作中，“君子”和“小人”被赋予

了审美评判和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在荀子的著作

中，“小人”则成了教育的对象。到了屈原，则以“香草

美人”以喻君子，用“恶禽臭物”来比喻小人，小人被赋

予了政治文化的含义。

二、汉唐时期不攻小人

汉承秦制，秦朝以法家思想治理国家，汉代则是

阳儒阴法，表面上独尊儒术，采取文化专制，实际上采

用的是法家的一套思想，汉武帝屡兴大狱，使用张汤

等酷吏镇压人民。西汉是由一批白衣卿相所建立的

国家。刘邦是泗水亭长，萧何、曹参都是沛县刀笔小

吏，樊哙是屠狗之辈，夏侯婴是车夫，周勃是个吹鼓

手，韩信讨过饭，曾受胯下之辱。他们这些人都来自

社会下层，属于小民，自然对“小人”多了一层了解，因

此，在治国方略上，不拘出身，大胆使用人才。特别是

汉武帝，大胆使用卫青、霍去病、桑弘羊、主父偃、东方

朔、司马相如等来自社会下层的“小民”，奠定了西汉

强盛的基础。这里的“小人”主要指的是来自社会下

层、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物。

东汉是依靠豪强地主建立的国家，光武帝刘秀虽

然属于皇室后裔，但他们这支是属于远支旁庶的一

脉，和平民已经无异，刘秀主要依靠一支叫做“铜马”

的农民军取得帝位，因此，刘秀又被称做“铜马帝”。

豪强地主崇尚门第和出身，拥有自己的庄园经济和武

装。但客观上豪强地主也崇尚名节，梦想成为谦谦君

子，文人更是如此。东汉末年出现了党锢之祸，以李

膺为代表的士人集团联合外戚势力，反对宦官专权，

这是汉代君子和小人斗争的表现，以李膺为代表的士

大夫集团和外亲戚集团相对清廉，属于君子，而以宦

官为代表的势力是小人，最终以士人党被诛杀殆尽而

结束，由此也导致了黄巾起义和东汉的灭亡。有鉴于

此，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

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

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前汉指的是西汉，西汉不是远小人，主要是使用了一

些出身下层的小民，使得国家得以兴盛。后汉，指的

是东汉，宦官、外戚轮流专权，朝政黑暗，而党锢之祸

恰好发生于东汉桓帝、灵帝之时。在这里，诸葛亮，将

“小人”和“贤臣”对举，“小人”主要指的是宦官势力，

他们是政治上的恶势力，这些人身居高位，道德败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乱世，君子和小人的区

分并不是那么明显，朝廷选拔人才使用九品中正制，

重视出身门第，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局

面。到了唐代，天下一统，国家兴旺昌盛，唐初统治者

更是胸怀宽广，儒释道三教并行，对外来文化采取一

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在唐朝的朝廷上表演“胡旋舞”。

唐朝是由关陇贵族建立的政权，一方面延续了门阀的

认同，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的实行，给予大量小民以

晋升的机会，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到了唐末，出现

了牛李党争，以科举出身的牛党和以世族出身的李党

发生了矛盾，导致了国家的衰弱。可见，唐代给予了

“小人”以广阔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汉代和唐代给予“小人”一定

的发展空间，才保持了国家的强大，汉唐开拓进取，成

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与之不无关系。西汉统治者，

出身下层，重视小民，汉武帝则大量使用小民。东汉

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世家出身的知识分子重视名节，

由此产生了党锢之祸，而动摇了汉代的国本。而唐代

统治者由于实行了科举制，使得大量小民可以参与朝

政，从而为统治者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汉唐盛世是讲

究事功的时代，重视的是一个人的才能，对于其出身、

地位不是很重视，不攻小人，从而造就了汉唐盛世。

三、宋明时期——君子、小人激变的时代

宋代诸儒以回到三代作为其理想追求。在宋代，

文人的地位极高，他们成了统治者惟一合作的对象。

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力建立国家，但他相信文臣，不相

信武将，终宋之世，文人很少遭遇刀劈之祸。由此也

造就了宋代文化的高度发达。陈寅恪说：“华夏民族

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1］在思

想文化领域，由于佛老思想的盛行，儒家知识分子开

始重新整合儒家思想，他们“出入佛老，返于六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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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韩愈开启的排斥佛家思想，尊重儒家道统的运动

开始蔓延，宋代继承了这一思想运动，直至到了朱熹

则建立起可与佛老两家相抗衡的理学，这时君子与小

人之辩愈演愈烈，在政治实践中还夹杂着党争。

宋代党争频繁，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千年一遇激发

了知识分子们的豪情，由于太祖定制：“不得杀士大夫

及上书言事人”［12］，因此，这些文人士大夫既是权力

的主体，也是话语的主体，他们是真正的国家精英，思

想空前活跃。但另一方面却引起了党争，这些党争虽

未造成文人被杀，但也伤了国家的元气。欧阳修在

《朋党论》中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在这里就奠定了以君子和小人来划分朋党，君子以同

道为朋党，小人以同利为朋党。宋代的党争有四次高

潮：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

党禁。文人士大夫以意气为重，政治观点不同而结成

了朋党，互相指责对方为小人，给宋代社会造成了极

大的危害。在北宋，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出现了三

个朋党：以程颐、朱光庭、贾易等代表的洛党，以苏轼、

吕陶等为代表的蜀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

等为代表的朔党。这三个朋党可谓是君子党，都是士

人君子，因为学术和政治观点不同而互相攻伐，特别

是蜀党和洛党之间势同水火，一直蔓延到北宋灭亡。

到了南宋，朱熹推崇理学，由于在赵汝愚和韩侂胄的

斗争中支持赵汝愚，和韩侂胄发生冲突，而成为伪学

党首，差点送命，这就是庆元党禁。“元佑党争”和“庆

元党禁”，一个在南宋，一个在北宋，反映了当时党争

的激烈局面。在这里，“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

名词，是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的人的称呼。宋代的

灭亡和积弱，与以攻小人名义发起的党争不无关系。

明代建国以后，推崇理学，出现了思想文化专制，

加强了厂卫特务机构的建设，对人民的控制力加强。

明代的君子、小人之辩主要表现在嘉靖时期，围绕要

不要给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献王是加封号和迁陵而

出现了礼部官员和支持改制的官员之间的争辩，从而

使明代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左顺门事件使嘉靖皇帝

大权独揽，小人竞相进言得以升迁。明末，由于宦官

专权，出现了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斗

争，东林党以“天下”为己任，对宦官集团展开了不屈

不挠的斗争，明代的君子、小人之辩异常激烈，轻则被

罚俸，重则被放逐、治罪，甚至杀头。可见，在明代，君

子、小人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符号，指斥为对方为小

人，而自命为君子，且异常残酷。

综上所述，由于宋、明两代攻击小人，致使其国力

受损，明代虽然经济繁荣，国家强盛，但政治斗争异常

残酷，小人成了一种政治符号，成了对持不同政见者

攻击的利器。

四、小人——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

汉唐不攻小人，所以国家强盛。而宋明对不同政

见者以小人的名义大加攻伐，从而造成了国家力量的

削弱，给予一部分人党同伐异制造了借口。孔子说：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13］君子是有德有位之

人，小人是无德无位之人。在理论上，这样的分野是

明显的，在现实中，特别是在道德践履中，分的并不是

那么清楚，“道”和“朋”的界限也难以厘清。即使宋代

的君子党之间也以“小人”称呼对方，这是中国古代士

大夫政治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小人就是与自己政治

观点、学术观点不同的人的代名词。

道德有私德和公德之分，即李泽厚所认为的宗教

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宗教性道德，即私德，是一种

理想状态，是人们努力的方向。李泽厚说：“Kant和一

切宗教，也包括中国的儒家传统，都完全相信并竭力

论证着一种不仅超越人类个体而且也超越人类总体

的天意、上帝或理性，正是它们制定了人类（当然更包

括个体）所必须服从的道德律令或伦理规则。……这

就是所谓绝对主义伦理学，也就是我所谓的‘宗教性

的道德’。”［13］这些道德经常以“神意”、“天道”、“真理”

或“历史必然性”的绝对形式出现，通常把个体价值、

人生意义放在这个绝对命令之下。而社会性道德，即

公德，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状态，是约束人际交往

的规范。李泽厚认为：“所谓‘现代的社会性道德’，主

要是指在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人群交往中，个人在

行为活动中所应遵循的自觉原则和标准。”［13］社会性

道德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宗

教、伦理三合一的社会。现代社会性道德以个体为基

础，主张个体第一，群体第二。私利第一，公益第二，

强调个人权利和个性。现代社会性道德是以法律形

式出现的现代经济体制的特征，具有社会契约论的思

想。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始终处于人际交往之

中，因此公德无处不在。这样看来，国家强盛、政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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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社会性道德，是公德，是大义。而真诚、守信、不

背叛是私德，属于宗教性道德。在当前中国，处于从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离契约社会还有距

离，人们还强调私德，实质上公德是缺位的，表现在现

实中更多的是强调私人感情，重视人际关系。有的人，

往往是成小义，而失大节。在这里，江湖义气是小义，

是私德，而国家至上、法律至上、集体至上是公德。忠

于某个人是私德，忠于国家和法律则是公德。公德和

私德的矛盾是感性和理性的冲突，是社会性道德和宗

教性道德的冲突。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古代的政

治实践中，“小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是打压政

敌的借口，在道德实践中，君子可能体现了私德，甚至

沦为乡愿，而小人在道德践履中则体现了公德，社会

要发展，必须重视公德，给予“小人”以发展空间。

结语

在先秦时期，“小人”开始指的是地位低下的人，

后来具有了道德含义，以致发展为审美评判和社会评

判的标准。汉唐不攻小人，给予“小人”以一定的空

间，这是消极自由 ① 的表现，所以国家强大。而宋明

攻小人，所以给党同伐异制造了借口，使得国家元气

大伤，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发展。东汉末年的党锢之

祸、唐末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佑党争、明代的东林党

人和阉党的斗争，都给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以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小人”其实是持不同政见者

的代名词，是党争中的政治文化符号。但小人，虽然

违背了私德，但却可能体现了公德。社会要发展，必

须要给“小人”以发展空间，这样国家才会更加强盛。

［注释］

①1819年法国学者贡斯当（B.Constant）从历史角度提出

了现代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性问题。在其名著《古代人

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将现代人的自由归结于公民独立

权，而将古代人的自由归结于政治参与权。而以赛亚·伯林（I.

Berli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积极

自由”就是主体可以（或被允许）做某件事情的自由，“消极自

由”则是主体可以（或被允许）不做某件事情的自由。“消极自

由”对现代人来说尤为重要，是社会民主的最后底线，反映了社

会的一种襟怀和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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